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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发现新文化
运动的根系，一直就是“五四”以来许多经
典作家的重要立场。鲁迅就以《魏晋风度及
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表明了他与魏晋风
度的精神联系；胡适以《白话文学史》揭示
了“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的定律；
周作人也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证明了新
文学运动与古代“言志派”传统的精神承
传……这条“寻根”的思想史线索，到了
1980年代，继续结出了丰硕成果：从李凖、
汪曾祺、贾平凹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
初不约而同“回到传统文化”的创作到
1985年“寻根文学”的异军突起，都体现出
文学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与灵感的文化
品格。大略看去，这股思潮从两方面展开。

儒道佛：民族文化之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主要由儒、道、佛

三家汇合而成。什么是儒家精神？那就是积
极进取的精神。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达则兼济天下”的远大抱负，以及“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
人格。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就是在这样的精
神激励下谱写出人生的壮丽篇章的。

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意在“重新估量
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
力量……是什么精神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
民族的延续和发展？……最基层的广大劳
动人民，他们身上的道德、品质、伦理、爱
情、智慧和创造力，是如此光辉灿烂。这是
五千年文化的结晶，这是我们古老祖国的
生命活力，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精神支柱”。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岁寒
三友》《鉴赏家》描写民风的淳朴、友情的深
厚、仁义的伟大。贾平凹的《天狗》也成功塑
造了一个朴实、勤劳、以德报怨的普通农民
的形象，显示了儒家精神在普通人心中的
根深蒂固。郑义的《老井》则通过一个几代
人坚忍不拔、打井、找水的感人故事，讴歌
了克己奉公的民族魂。陈忠实的《白鹿原》
在描绘关中平原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的同
时，更写出了作家对儒家文化的深刻反思。
一方面，白嘉轩在动荡的世事中一直坚守

“耕读传家”的传统，挺直了腰杆做人，并且
以儒家的精神教育儿子，以仁义之情对待
长工，显示了儒家精神的坚不可摧；另一方
面，作家又通过他的儿子潜心读书，却抵挡
不了性的诱惑和阴险的算计，写出了儒家
文化的脆弱与危机；通过他在惩治“伤风败
俗”行为时的严酷和与鹿家斗争中的心计
与手腕，写出了儒家文化的严峻与残酷，也
显示了作家对儒家文化负面因素的反思与
批判。但即便是这样，作家仍然通过让土匪
黑娃在尽情宣泄了罪恶能量以后浪子回头
的情节，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古代先圣先贤
们的镂骨铭心的哲理，一层一层自外至里
陶冶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土匪坯子”的神奇力量。因此，

《白鹿原》就层层深入地、多方面写出了儒家文化的复
杂性，因此也就超越了一般的讴歌与批判，而开启了发
现、审视儒家文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进而思考如何不
断扬弃儒家文化中那些僵化的成分，弘扬那些永恒的
人文精神的历史课题。还有那些优秀的历史小说（如唐
浩明的《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刘斯奋的《白门柳》
等）也都写出了传统士大夫身体力行儒家道德的高远
境界与深刻矛盾。

由此看去，当代作家写儒家文化在历史与现实中
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是写出了新的文学气象的：既
写出了儒家文化的深厚与强大，也常常引人深思儒家
文化的复杂性及其面临的挑战。

再看道家精神在当代的延伸。道家精神就是热爱
自由、淡泊名利、独善其身、“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气
度，也是以不变应万变、以柔克刚的精神。宗璞的《三生
石》记录了“文革”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就是以庄子的

“坐忘”思想聊以自慰的往事，耐人寻味。贾平凹自号“静
虚村主”，曾在早期的“商州世界”中赞美了商州山民“以
自然为本，里外如一”的朴素人生，也在新世纪的《高兴》
中生动刻画了底层人的洒脱生存状态。阿城的《棋王》

《孩子王》回忆了知识青年在“文革”中“以柔克刚”、以朴
素、淡泊的情怀远离政治狂热的动人事迹。李杭育也在

“寻根”思潮中认同了“老庄的深邃”，以“葛川江系列小
说”表达了自己对吴越文化“原始、古朴的风韵”的向往
之情。韩少功也曾经谈到：道家、禅宗的宇宙观及其“处
理世界的思想方法，给我以很大的智慧。它不是知识，西
方从来是重知识……东方从来是重智慧……关键看你
怎么用它”。这些作家从不同角度写出了道家境界的柔
中有韧、超然物外，还有道家智慧的玄远与深邃。在现代
化进程激活的浮躁之世，这些认同道家理想的作品，足
以发人深省。

最后来看佛家精神的当代回声。佛家讲“四大皆
空”，与道家的淡泊精神颇有相通之处。佛家还讲“普度
众生”，则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晚清的许多革命家（例

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等）信
佛，就是因为认同佛家“普度众生”的博大胸
怀和看破功名的精神。由此看来，佛家绝不仅
仅是烧香拜佛，佛家有佛家的智慧，佛家有佛
家的豪情。

汪曾祺的《受戒》生动描写了乡村和尚的
世俗生活情态，别开生面。范小青的《瑞云》写
苏州人的“佛性”，也清新可喜：吃素好婆因为
信佛而战胜了寂寞与恐惧，又因为信佛而行
善，救助了残疾小女瑞云。瑞云在佛家精神的
熏陶下健康成长，善良待人，她身上自然散发
出的“佛性”竟然能够化解邻里矛盾，堪称超
凡脱俗。贾平凹的《烟》则通过一个颇为魔幻
的“三世轮回”的故事表达了对佛家“古赖耶
识”学说（即世界万物的本原永恒）的认同。佛
家相信灵魂不灭，贾平凹则通过一个灵魂不
灭的故事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的信念：既然
世界永恒，精神不灭，就不必悲观绝望。这样
一来，作家就赋予一个看似魔幻的故事以某
种积极的意义。在虚无主义流行的年代，这样
的感悟难能可贵。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精神就活在我们的
文化中，也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传统文化
赋予我们的当代文学以鲜明、独特的民族品
格，这是西方的文学所没有的精神特色。

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之生命
人们常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

想，是不是还可以补充一句：越是地域的，越
是民族的。中国幅员辽阔，有着丰富多彩的地
域文化。不仅一个省有一个省的文化特色，一
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化个性，甚至，同一个
省内，不同的地区，乃至一座城市之内，都有
非常丰富的文化风景。例如北京，在老舍、刘
心武笔下，多平民形象；到邓友梅、叶广芩那
里，没落旗人、贵族的形象就居多了；而到了
王朔那儿，则是顽主的热闹天地了。再看上
海，周而复、王安忆、王小鹰笔下的上海，风味
也各不相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说法道出了民
风的绚丽多彩，也昭示了人性与地气的神奇
与微妙。“无湘不成军”、“无徽不成商”说的是
省份文化的各有千秋，而“无绍不成衙”、“无
宁不成市”，就说的是城市文化的风气不同。
还有“无陂不成镇”，则说的是小镇特色的鲜
明。许多作家都在描绘本土的风土民情方面
下功夫，共同成就了当代地域文学的壮观气
象。汪曾祺的“高邮故事”、贾平凹的“商州系
列”、张承志的“草原故事”、王蒙的“在伊犁系
列”、红柯的“新疆往事”、马原、扎西达娃、马
丽华、阿来、安妮宝贝、何马的“西藏传奇”、韩
少功、田耳的“湘西故事”、莫言的“高密东北
乡”、李锐的“吕梁山印象”、迟子建的“大兴安
岭故事”、苏童的“枫杨树故乡”、张炜的“芦青
河系列”、苗长水的“沂蒙山故事”、周大新的

“南阳小盆地系列”、阎连科的“耙耧山系列”、
张石山的“仇犹遗风录系列”、刘醒龙的“大别山传奇”、
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李传锋、叶梅的“恩施故事”，
再加上刘心武的《钟鼓楼》、邓友梅的《烟壶》、陈建功的

《找乐》那样的“京味小说”，冯骥才的《三寸金莲》、林希
的《相士无非子》那样充满天津趣味的“津味小说”，叶
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那样写老南京故事的“宁味小
说”，陆文夫的《美食家》、范小青的《裤裆巷风流记》、朱
文颖的《水姻缘》那样写苏州市井文化的“苏味小说”，
王安忆的《长恨歌》、毕飞宇的《上海往事》、程乃珊的

《金融家》、金宇澄的《繁花》那样写上海故事的“海派小
说”，贾平凹的《废都》《白夜》那样写西安故事的“西京
传奇”，池莉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生活秀》、何
祚欢的《养命的儿子》那样讲述武汉市民故事的“汉味
小说”，还有阎连科讲述开封故事的《东京九流人物志》
系列，王雄描绘襄阳故事的“汉水文化系列”（《阴阳碑》

《传世古》《金匮银楼》）……可谓五光十色、洋洋大观。
可以说，当代作家在浓墨重彩描绘神州大地上“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的文化风景时，也就写出了中国故事的千
姿百态、万种风情，写出了浓浓的乡情、热闹的市井味，
还写出了普通中国人苦中作乐、传承文化、创造奇迹的
种种活法，以及对于命运、民风、迷信、悲剧的一系列沉
重思考。中国文学史上，似乎还不曾有过这么一个时
代，有如此众多的作家痴迷于描绘本乡本土的风土民
情、文化传统。这一切，发生在中国巨变、许多传统的遗
迹正在迅速消失的背景下，可谓意义深长。文学一向负
有记录野史、描绘民风、传递文化火种的责任。古人所
谓“诗可以观”，杜甫的诗有“诗史”之誉，曹雪芹的《红
楼梦》有清代的“百科全书”之称，都可以作证。陈寅恪
研究历史，讲“从诗看史”、“诗史互证”，说的也是这个
意思。

新的时代产生了新的文化景观、新的民俗风情，新
一代的作家应该写出新的地域文化篇章来。

当前，有些作家艺术家在艺术创造上将
通俗降低为低俗、将希望等同于欲望、将单
纯感官娱乐混同于精神快乐，存在艺术境界
不够高的倾向。那些有担当的文艺批评家尖
锐地批判了这种艺术境界不高的创作倾向，
认为艺术境界存在高下之分，当代作家艺术
家应“取法乎上”。这不仅准确地把握了中国
当代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基本矛盾即文化
艺术的多样化发展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
个发展方向之间的矛盾，而且有力地推动了
这个基本矛盾的解决。当代作家艺术家不仅
应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而且在中国当代社
会转型时期应追求与这种变革的进步的时
代相适应的雄伟宏大的艺术境界。这是当代
作家艺术家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近代开辟中国文学批评新途径的先进
人物王国维是以艺术境界为文艺批评的核
心范畴的。在《人间词话》这部文艺批评论著
中，王国维认为“境界有大小，然不以是而分
高下”。王国维虽然反对以境界大小分高下，
但却认为境界是有高下之分的。王国维所说
的成大事业、大学问所经过的三种境界，就
是逐层深入的。王国维的这种艺术境界范畴
虽然在当代文艺批评界被频繁使用，但却遭
到了阉割，即不少文艺批评家自觉或不自觉
地否定了艺术境界存在高下之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不少作家艺术
家退回到内心世界里，不仅热衷于表现自
我，甚至把自我世界当成整个世界，而且躲
避崇高，甚至自我矮化。有些文艺理论家在
把握和肯定这种文艺创作倾向时认为这是
对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的尊重。这就将知识
分子的审美趣味和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完
全对立起来了。这些文艺理论家认为，人民
大众追求的是头缠羊肚肚手巾、身穿土布衣
裳、脚上有着牛屎的朴素、粗犷、单纯的美，
知识分子则追求的是纤细复杂、优雅恬静和
多愁善感的美；而知识分子工农化，就是把
知识分子那种种悲凉、苦痛、孤独、寂寞、心
灵疲乏的心理状态统统抛去，在残酷的血肉
搏斗中变得单纯、坚实、顽强。这是“既单纯
又狭窄，既朴实又单调”。在这些文艺理论家
看来，这种知识分子工农化带来了知识分子

“真正深沉、痛苦的心灵激荡”。20世纪70年
代末以来，随着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在中国
文艺界重新抬头并盛行起来，但有的美学家
在尊重作家艺术家的自主选择时割裂了作
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的辩证关
系，一味地迎合那些躲避崇高的作家艺术家
的审美追求。这位美学家提出：“追求审美流
传因而追求创作永垂不朽的‘小’作品呢？还
是面对现实写些尽管粗拙却当下能震撼人
心的现实作品呢？当然，有两全其美的伟大
作家和伟大作品，包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歌德、莎士比亚、曹雪芹、卡夫卡
等等。应该期待中国会出现真正的史诗、悲
剧，会出现气魄宏大、图景广阔、具有真正深
度的大作品。但是，这又毕竟是可遇不可求
的。如果不能两全，如何选择呢？这就要由作
家艺术家自己做主了。”本来，这位美学家既
然承认大作品在艺术价值上比那些“小”作
品和现实作品高得多，即艺术作品是有审美
价值高下的，就应大力倡导当代作家艺术家
在艺术境界上“取法乎上”，力争创作出气魄
宏大、图景广阔、具有真正深度的大作品。但
是，他却认为“选择审美并不劣于或低于选
择其他，‘为艺术而艺术’不劣于或低于‘为
人生而艺术’。但是，反之亦然。世界、人生、
文艺的取向本来应该是多元的。”这在尊重
作家艺术家的自主选择下又否定了文艺作
品存在审美价值高下。

随着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不少作家艺术
家与时俱进，进行了艺术调整。这种艺术调
整辩证地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和人
民大众的审美趣味之间的矛盾，既没有在非
此即彼中走向极端，也没有搁置这种矛盾。
这些作家艺术家经过这种艺术调整后，艺术
境界变得雄伟宏大。

一是这些作家艺术家既不刻意回避现
存冲突，也不止于表现现存冲突，而是在深
刻把握现存冲突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对这种
现存冲突的解决，推动了当代历史发展。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少作家在是
否直面现存冲突并解决这种现存冲突上发

生了分化。中国现代作家鲁迅与乃弟周作人
分道扬镳，首先是直面现存冲突与回避现存
冲突的分歧。中国现代小品文的危机深刻地
反映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分化。鲁迅不仅准确
把握了这种小品文的危机，而且深刻区分了
作家在是否直面现存冲突并解决这种现存
冲突上的分歧。在杂文《小品文的危机》中，
鲁迅在区分“杀出血路”的小品文与“躲避时
事”的“小摆设”的基础上认为，这两种小品
文都能给人愉快和休息，但是，“躲避时事”
的“小摆设”将粗犷的人心磨得平滑即由粗
暴而变为风雅，是抚慰与麻痹，而“杀出血
路”的小品文则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是休养。鲁迅不仅认为那种小巧玲珑的“小
摆设”虽然是“艺术品”，与万里长城、丈八佛
像等宏伟的大建筑却无法相比，而且认为身
处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境的人所要的是坚
固而伟大的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锋利而
结实的匕首和投枪，而不是那种由粗暴而变
为风雅的“小摆设”。这是因为“杀出血路”的
小品文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是生存的小品
文，而“躲避时事”的“小摆设”则是作家在

“白色恐怖”笼罩下苟全性命的产物，是小品
文的末途。而鲁迅和朱光潜对中国晋代诗人
陶潜（字渊明）的不同把握则不仅凸显了中
国现代文学界的分化，而且深刻地反映了中
国现代不同审美理想的冲突。这种审美理想
的冲突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没有
结出理论成果，但当代文艺批评家在这种文
艺理论分歧中却不难分出是非。在 1935 年
12月《中学生》第60期上，朱光潜以“说‘曲
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为题提出了艺术的
最高境界。朱光潜不仅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
不在热烈，而在静穆，而且以诗人陶潜为这
种境界的典范，指出“屈原、阮籍、李白、杜甫
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
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朱光潜
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
第 396 页。）朱光潜提倡的这种审美理想立
刻遭到了鲁迅的尖锐批评。1935年12月，在
杂文《“题未定”草（六至九）》中，鲁迅从三个
方面批评了朱光潜对诗人陶潜的把握，认为
朱光潜对陶潜的诗一是把握得不全面；二是
把握得不准确。在这个基础上，鲁迅进而指
出了朱光潜的文艺批评在审美理想上存在
误区。鲁迅认为，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
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
土花，在文学，则被迫拘而“摘句”。朱光潜就
犯了这种文艺批评的错误。朱光潜“立‘静
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这就有
力地批判了朱光潜所提倡的审美理想。不
过，朱光潜所提倡的这种审美理想虽然在鲁
迅的有力批判和历史的革命洪流中破产了，
但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却又流行起来。因
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在促进社会和谐时
是刻意回避现存冲突，还是直面现存冲突并
积极解决这种现存冲突？这无疑是一道当代
文坛分化的分水岭。

本来，文艺是反映现存冲突并力求把它
克服的意识形态形式。但是，有些文艺理论
家只看到文艺对现存冲突的反映，却反对文
艺对这种现存冲突的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
将文艺降低为社会生活的直观反映。有些文
艺理论家信奉所谓的历史进步与道德进步
的二律背反论，认为这不仅是社会生活的悖
论，即这种“悖论”是社会生活的本真的真
实，而且是文艺的悖论，甚至认为作家艺术
家只有写出这种“悖论”，才是好文艺作品。
他们在高度肯定那些无力解决历史观与价
值观的矛盾的文艺作品时违背了艺术规律。
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深刻地指出：生物
的一种大特权是经历对立、矛盾和矛盾解决
的过程。而“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
力，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
矛盾。”（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
1979年出版，第154页。）作家艺术家不仅要
深刻反映这种生命的历史运动，尤其是心灵
的威力，而且要在深刻反映现存冲突的基础
上努力推进对这些现存冲突的解决，而不应
搁置这些现存冲突，“停留在单纯的矛盾上
面”。因此，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在反映现存
冲突时是止于这种现存冲突，还是推进对这
种现存冲突的解决？这又是一道当代文坛分
化的分水岭。

二是这些作家艺术家超越自我世界，辩
证地解决个人的追求与社会的追求之间的
矛盾，力争在人民的进步中追求艺术的进
步，推动了当代文艺发展。

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不少作家艺
术家自觉地把主观批判和客观批判有机结
合起来，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有机统
一起来。他们不是汲汲挖掘人民大众的保守
自私、封闭狭隘的痼疾，而是在批判人民
大众的缺陷的同时有力地表现了人民大
众创造当代历史和推动当代历史发展的
伟大力量。

19世纪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深刻
地提出了衡量伟大的艺术家的尺度，认为仅
靠那自由挥动画笔和支配调色的本领，还不
能够构成一个伟大的画家。而深刻的内容等
才是衡量伟大的艺术家的尺度。别林斯基在
把握诗人同他那个时代的辩证关系时认为
诗人所处的时代是起决定作用的，“如果拥
有丰富的现代内容，即使是一个才能平平的
人，越写下去，也越会坚实起来，而如果仅仅
侈谈创作行为，那么，即使是一个天才，也免
不了逐步下降”。（《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
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出版，第
501页。）因此，别林斯基坚决反对艺术成为
一种生活在自己小天地里、同生活的其他方
面没有共同点的纯粹的、与世绝缘的东西，
高度肯定那些强有力地促进俄罗斯自觉的
文学创作，认为“文学是人民的自觉，是我们
目前还不很多的社会的内在的、精神的利益
的表现”。（同上，第298页。）在这个基础上，
别林斯基甚至认为在俄国，现在能够推动社
会自觉的平庸的艺术作品比那种除了艺术
却不能促进自觉的艺术作品要重要得多。俄
国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继承并发扬了别
林斯基所开创的文艺批评传统，在深刻批判
19世纪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论的
基础上认为艺术不“只是表现人们的感情”，
还表现人们的思想。当然，这并非抽象地表
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艺术的最主
要的特点就在于此。（《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
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308页。）在
这种补充的基础上，普列汉诺夫还修正了列
夫·托尔斯泰的艺术论。这就是普列汉诺夫
所指出的，任何情感都有一个真善美与假恶
丑的区别，而不是所有的情感都是文学表达
的对象。这就是说，艺术作品的价值决定于
它所表现的思想情感的高度即崇高的感情，
而不是卑下的感情。（同上，第 836—837
页。）因此，普列汉诺夫对艺术所要表现的思
想内容作了两个深刻的规定：一是艺术家要
看见艺术家所处时代的最重要的社会思潮，
二是艺术要表现艺术家所处时代的伟大的
解放思想。这就是说，作家艺术家只有站在
时代运动的前列进行斗争，才有可能成为伟
大的艺术家。

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不少作家艺
术家区分了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一是采取
较残酷的形式，一是采取较人道的形式。这
些作家艺术家在深刻把握历史发展的动力
的基础上高度地肯定了采取较人道的形式
的历史发展道路，高度地肯定了中国当代社
会在这个方面所取得的历史进步。而这种
历史进步正推动着中国当代社会发生伟大
的进步的变革。同时，他们还猛烈地抨击了
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夹杂着一些采取较残
酷的形式的畸形发展。在这些作家艺术家
中，有的作家坚决反对有的人无限放大中国
当代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负面现象，而
是提倡作家深入到中国当代社会伟大的进
步的变革生活中，努力表现中国当代社会所
取得的历史进步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人民风
采。有的作家在不废小的艺术境界的基础
上推崇大的艺术境界，提倡文学创作“要往
大处写”，即“把气往大鼓，把器往大做，宁粗
粝，不要玲珑。做大袍子了，不要在大袍子
上追究小褶皱和花边”。坚决反对作家忘却
大东西的叙写和沉溺小情趣的文学写作。
这就是贾平凹并不反对作家从“我”出发，而
是要求作家从“我”出发要走向“我们”，而不
是从“我”出发又回到“我”处。这些作家艺
术家勇立潮头唱大风，必将创作出这个时代
的真正的史诗、悲剧，创作出气魄宏大、图景
广阔、具有真正深度的大作品。

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系列谈

福建省作协原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魏世英同志，于2014
年12月22日逝世，享年84岁。

魏世英，笔名魏拔。中共党员。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
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随笔评论集《起步集》《人间烟火》等。1986年
获中国作协优秀文学编辑奖。

魏世英同志逝世

辽宁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顾问阿红同志，因病于2015年1月
1日在沈阳逝世，享年87岁。

阿红，原名王占彪，中共党员，著名诗人、诗歌理论家。阿红
1950 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淮
河——我心中的河》《窗外不是梦》，诗论集《漫谈诗的技巧》《探索诗
的奥秘》，以及散文、小说等多部作品，其诗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阿红同志逝世

黑龙江省作协名誉委员、齐齐哈尔市作协终身名誉主席陈玉谦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12月15日在海南去世，享年80岁。

陈玉谦，满族。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著有长篇小说《梦魇》，长篇报告文学《拓荒人》等。长篇小说《蛙
鸣》获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电视剧《插树岭》获第十届“五个一
工程”特等奖、第二十六届飞天奖一等奖。

陈玉谦同志逝世

本报讯 日前，周孟贤抒情长诗研讨会在浙江湖
州举行。贺敬之、白桦、李元洛致信祝贺，骆寒超、荣
荣、龙彼德、董培伦、雨石等40余人与会研讨。

周孟贤是湖州市作协原副主席、秘书长，自上世纪
60年代发表作品以来，主要从事抒情长诗创作，兼及
散文、随笔、杂文等。会上，他介绍了《大鸟引我溯长
江》《祖国，请你思索》《海中舟的叙说》等作品的创作情
况和自己的诗歌追求。与会者认为，周孟贤的诗歌非
常有力量、有底气，属于对现实主义一脉的继承。他的
作品主题深刻，富于哲理，题材广阔，积累了许多可供
同时代诗人借鉴的艺术经验。 （俞旭东）

本报讯 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内蒙古作协、中共
通辽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悟义新书《感悟》首发式暨
研讨会在京举行。高洪波、叶梅、包明德、张陵、石一
宁、叶延滨、赵富荣、宝音达来等与会研讨。

悟义原名乔悟义，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也
是一位笔耕不辍的创作者。《感悟》收录了他近年来创
作的哲理散文、歌词等作品。与会者认为，悟义始终在
生活和创作的第一线，他的作品接地气、有温度，敏锐
把握了时代精神和主旋律，文字晓白而深刻，意象丰
富，充满了艺术气息和浪漫情怀。 （行 超）

本报讯 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
的“写意中国——2014 中国国家画
院年展”日前在京举行。刘大为、王澜
明、杨晓阳、龙瑞、张江舟、袁运甫、卢
禹舜等出席展览开幕式。本次展览是
中国国家画院的年度学术展览，呈现
了各专业院一年以来的创研成果。

2014 年初，中国国家画院制定
了以“写意中国”院展为代表的四级
展览制度。各专业院发挥自身的优势
特点，以“写意中国”为主题，先后在

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学术成果汇报
展。本年度的“写意中国”展览体现了
艺术家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研究，
作品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展览着力弘
扬“大美为真的写意精神”这一学术
主张，呈现了突出的中国特色、扎实
的传统功力、鲜活的生活气息和多样
化的形式追求。

据悉，“写意中国”展览还将于今
年年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李晓晨）

本报讯 由《中国作家》杂志社
与北京市作协联合举办的李金明新
作《敢死队请求火力支援》研讨会近
日在京举行。方文、徐庆全、钱庆国、
顾保孜、张富英、胡松夏等10余位作
家、评论家与会研讨，研讨会由北京
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升山主持。

军旅作家李金明近年来先后创
作了《新中国剿匪反特纪实》《黄埔对
决》等作品。其新近推出的影视剧本

《敢死队请求火力支援》，由作者一部
构思创作长达12年之久的长篇小说
改写而成，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至
80年代发生在冀中大地上的一系列
感人故事。与会者认为，作品中既有
烽火时代的抗日凯歌，又有和平时期
的中日交往，情节跌宕起伏，文笔流
畅自然，显示出作者娴熟的叙事技艺
和对历史的沉思，是一部讴歌英雄与
正义的影视文学佳作。（王 觅）

本报讯 日前，“中国诗歌万里
行”在宜宾开展了“同一首诗咏宜宾”
诗书画创作采风活动。晓雪、叶延滨、
李少君、祁荣祥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
人、书画家参加了此次活动，并与当地
诗人进行诗歌创作交流。

活动期间，诗人们参观了向家坝
水电站，在三江汇合处感受了宜宾独
特的文化魅力，并登上道教圣地真武
山咏诗。大家还走进五粮液集团公司
怡心园，挥洒笔墨，以诗咏情，展现了
古戎州的动人韵味。 （欣 闻）

本报讯 由广州图书馆、《诗歌与人》杂
志社主办的“静与光——2015 广州新年诗
会”近日在广州举行。此次诗会以“诗歌与建
筑”为主题，邀请多位建筑设计师参与舞台设
计，构建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艺术空间。中国、
美国、波兰、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诗人
分别登台朗诵了自己的诗作，让观众经历了
一场美妙的诗意之旅。活动策划者黄礼孩
说：“这次活动以诗歌为主体，联合各门类艺
术家，融入了不同的艺术元素，试图为广州这
座城市营造更为浓郁的文化氛围。”（欣 闻）

《感悟》：生活中的浪漫情怀

浙江研讨周孟贤抒情长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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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举办新年诗会

2014中国国家画院年展举行

专家研讨李金明新作


